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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鲍 青
本报通讯员 李 梦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二十，白昼晦
暗如夜的北京菜市口法场，一位大明的忠臣昂首
阔步，神态自若地走出。在他身后，是奔走嚎哭的
京城百姓。

他叫左懋第，山东莱阳人，系南明弘光政权
一年前派来满清媾和的使团正使。因为使团成员
的叛变和挑唆，他被清廷扣押7月有余。

面对劝降，左懋第南冠不改，不动如山。一个
月前，弘光政权覆灭的噩耗传来，他决意以此残
躯殉国，以表黍离之悲。

处斩之日，左懋第先南向两拜，后端坐受刑。
后来人们在太医院的墙壁上发现《绝命诗》

一首：“峡圻巢封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
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临刑前，左懋第哀叹己躯无法回到朝堂，但
庆幸精神将化为自在白云飘向南方。他坚信人的
肉体可以毁灭，但气节又岂是能轻易磨灭的？

左懋第的后人左言嘉说：“先祖被困于清廷，
面对诱惑与威胁，始终秉守臣节。他所留下的绝
命诗，在我们后人眼里，就是他民族气节的最佳
凝聚。”今朝读来，犹是铁骨铮铮，气贯长虹。

知韩城，褒苏武，庶民称颂
要了解左懋第“誓守臣节”的思想根源，需要

回溯到11年前的陕西韩城。左懋第在这里开启仕
途原点。

韩城知县，不是坐享清福的好差事，而是吃
苦受累的苦差事。

韩城地靠黄河，一贯贫瘠苦穷，为秦地中最
敝之邑。全县户口不足十万，除却十之二三的小
康之户外，其余全是贫民。左懋第在《上陈明卿先
生书》中描述了初任韩城时的忧虑和彷徨，“闻命
之初，恐愧战栗，知不胜任，严训之下，不敢重违，
勉为之”。

上任当年，韩城气候即反复无常，“冬无雪，
春田迟，遂无麦。夏又雨少，秋霜早，杀谷无禾”。
全县粮食歉收绝产，饥荒迅速爆发。百姓一开始
挖食草根，接着剥取树皮。等根皮皆吃完，人相食
的惨剧开始上演。左懋第下乡视察灾情，亲眼看
到“手指口而无声，足欲移而旋仆，累累而来皆无
人声”的百姓，心中怆然，泪水盈眶。

回城后，左懋第一面恳请省府拨款，一面发
动士绅捐俸。他带头捐出禄银五十两，又在乡绅
处筹得二百五十两。靠这笔钱，韩城设立了八处
救济点，向灾民发放印信小票，凭票可每十日领
五文钱，也能到施粥地吃救济粮。因赈灾措施及
时有效，韩城虽连遭三年灾害，饿毙之人却逐年
减少。

左懋第知韩城五年，因赈灾恤民有方，受到
庶民称颂。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韩城的旱灾平息，

百姓恢复生机，左懋第也从赈灾中暂时解脱。他
听闻韩城有西汉名臣苏武墓，便前往祭拜。

苏武字子卿，于汉武帝时出使匈奴被扣，后
在瀚海（今贝加尔湖）牧羊，虽受尽千辛万苦，仍
执节不屈。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春，困
守匈奴十九年的苏武终得还国。《汉书》说他“始
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对苏武誓守臣节、绝不降虏的气节，左懋第
是发自肺腑地钦佩。他这样描述氤氲韩城上方、
浓厚得化不开的“苏武情结”：

子卿墓在韩城西北五里姚庄村梁山之麓，因
有墓，名“苏山”焉，邑有常祀。余为令，具羊豖拜
其墓。麓多柏枝，咸南向。

松柏是凛霜不改其志的典型代表，“咸南向”
是望故国不变节的最佳象征。

韩城士民提出，苏武墓旁的祠堂垣颓宜修，
左懋第立刻表态支持。他认为这里的一土一石，
皆是苏武精神的寄托，可“触人心之忠”。

一年后祠堂修葺完毕，左懋第饱含深情写下
《新汉典属国苏子卿墓垣记》。他盛赞武帝时“光
华奇锐瑰异”的人才多若繁星，文有两司马，武有
卫霍。但若以气节论，皆“不能与苏子卿并称”。

冥冥中似有命运安排。左懋第后来出使清
廷，亦如苏武执节不屈。处斩之时，他南向而立，
两拜故国。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知韩城五年的左
懋第“举循吏第一”，补为户部给事中。崇祯十六
年，他奉命出京公干。也许有感国势风雨飘摇，左
懋第将母亲陈氏交托从兄左懋泰照料。辞行前，
他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泪如涌泉。

第二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崇
祯帝煤山自缢，明朝社稷倾覆。流亡的明宗室在
南京建立朝廷，偏安一隅。

左懋第抵达南京，献上中兴之策。不久，他等
来了母亲绝食而死的噩耗。

国遭难，母绝食，白沟泣血
左懋第离京前，母亲即对他说：“尔以书生受

朝廷知遇，膺此特遣，当即就道，勿念我。”
以后看来，“勿念我”不仅是平日的教诲，也

是生死的嘱托。
后来左懋第知道，左懋泰为保性命，先投降

李自成，后又见风使舵归顺满清。
在李自成山海关战败，满清尚未入北京的空

隙里，陈氏向侄儿左懋泰提出返回莱阳老家。这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也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可是到达河北白沟时，陈氏却毅然绝食而
死。既然离京返乡，为何又在白沟自杀，陈氏的前
后反差显得颇为蹊跷。

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里，记载了自己获
得的陈氏自杀实况：

三月京师陷。公从兄吏部郎懋泰以车载母间
道东归。而身与张尚书忻、郝侍郎晋徒步以从。至
白沟河，母仰天叹曰：“此张公叔夜绝吭处也。”呼
懋泰前，责以不能死国：“吾妇人身受国恩，不能
草间偷活。寄语吾儿，勉之，勿以我为念。”又见二
公，责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无存身立命
处。二公勉之。”言讫而死。盖出都不食已数日矣。

白沟河，是北宋与辽金时代的两国边界，也
是宋末名臣张叔夜自缢殉国的地方。在《水浒传》
里，张叔夜也有出场，他为宋廷招安了宋江。但到
了靖康之变，他的所作所为却让人肃然起敬。

宋亡后，张叔夜“遂从以北。道中不食粟，唯
时饮汤。既次白沟，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
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卒，年六十
三”。——— 北宋灭亡，张叔夜与宋室君臣一起由金
兵押解北行。途中所过之处，皆是兵燹后的断壁
残垣。途中张叔夜只饮汤水，以绝食明志。到宋金
界河白沟时，船夫说：“这里就是界河啦！”张叔夜
闻言后，按捺不住悲愤，遽然起立，在船头翘首南
望故国，仰天大呼，便不再言语。第二天扼吭自
缢，终年六十三岁。

陈氏原来在等待白沟的到来。她早早为自己
选择了归宿。死前，她表明自己是仿效张叔夜为
国死节事。她接着责备左懋泰和两大臣厚食君禄
而不能死国，于节有亏。最后让他们寄语儿子左
懋第，让他“勿以我为念”，好好为国尽忠。

左懋第不知何时获悉母亲死讯的。但在他的
文集中，以刻骨泣血的笔触写下“不忠不孝之身，
唯有一死”的文字。

左懋第沉浸在丧母的痛苦中，竟上书请求解

职，北上收葬母骸，同时倡议山东，聚集义士，以
图恢复故土。

不过，南明小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众畏难，独请缨，甘蹈虎穴
请行未成，左懋第继续等待合适的机会。
此时天下大乱，农民起义军、南明和清廷三

足鼎立，任何一方的举动都牵涉全局。为避免成
为汉人攻击的焦点，六月初九，清廷发布《告江南
人民书》。

诏书声称满清为明廷报了国恨家仇，居功至
伟，同时假惺惺对南明施放烟幕弹，提出联手追
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建议。

清廷的两手策略，收到了明显成效。吸取明
亡教训后，南明部分大臣提出，宗室社稷之所以
倾覆，在于西北东北的两线作战，朝廷力不能支，
以致土崩瓦解。如今满清有意媾和，可以趁势稳
定江南局势，集中力量对付西北农民起义军。这
种论调，当时有广泛的市场及附和者。

就连南明重臣、督师扬州的史可法也以正式
的奏折，催请朝廷认真讨论对清政策。他的对清
政策，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农民军）矣”。
若不同清廷议和，“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
牵我者，则我之力分”。

总之议和，可以免受掣肘之患，徐图江山
社稷。

史可法的奏折分量极重。在六月二十三日
的御前会议上，就形成了派使团携财物前往北
京议和的决议。

使团的组建却异常缓慢，廷议二十多天
后，才勉强成立。究其原因，是“众莫敢
行”——— 大家畏惧风险，不愿前往。

正当众人避之不及时，左懋第主动请缨。
他上奏弘光皇帝，慷慨陈词，要求北上，“臣
之身，许国之身也”。这一次，弘光同意了他
的请求。

南明使团以左懋第为正，左都督陈洪范、
太仆少卿马绍愉副之。使团携银十万两、金一
千两、缎绢十万匹，作为对满清替报君仇的酬
谢。除了谈判外，使团还要祭告祖宗陵寝、奠
安崇祯帝后、寻访太子下落、晋封吴三桂蓟国
公。

使团看似规格极高、声势极大、人员众
多，似乎去了北京和议可成。但作为负责人，
左懋第对谈判前景并不乐观。在行前，他向弘
光帝进献忠言：“臣此行，生死未卜。请以辞
阙之身，效一言。愿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瞻
高皇之弓剑，则思成祖列圣之陵寝何存；抚江
上之残黎，则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谁恤。更望
时时蓥顿士马，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
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左懋第似乎已看到偏安一隅的南明，君臣
离心，臣僚攻讦，恢复之气渐不可寻。他希望
帝王能砥砺奋发，恢复祖宗基业。

对于此番出使，左懋第则强调：“臣更望
皇上命诸臣时时以整顿士马为事，勿以臣此行
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他希望
弘光帝能打消和谈必成的乐观念头，做好随时
开战的准备。即使和议侥幸达成，也不可凭
恃。

此后的事态证明，左懋第的估计是非常清
醒的。

浩浩荡荡的使团出发了。过了黄河后，便
进入满清控制的区域。连年的兵燹，已让“村
落凋残，巷无居人”，使团将士只能裹粮露
宿。对于使团的到来，满清政府根本没有和谈
的诚意。派驻的守城官吏，对使团百般羞辱，
甚至不准入城。清廷的山东巡抚方大猷，更严
令各地张贴告示，警告使团须自备盘缠，沿途
不准供给招待。

左懋第悲叹，社稷倾覆虽不足半载，众人
的臣节却已荡然无存。

使团受到的唯一温暖礼遇，是天津总督骆
养性亲自派兵迎接。骆养性在明时曾任锦衣卫
左都督，降清后主政天津。使团成员惊喜地发
现，骆养性在言谈中，时常表露出对故国的深
深眷念。

使团因而过于乐观估计了形势。骆养性的
迎接和眷念，其实完全是个人行为，与清廷态
度无涉，而山东巡抚的布告才是满清的官方表
态。很快，骆养性也为自己的“恋旧”付出了

代价。多尔衮怀疑他有反叛嫌疑，将其削职逮
问拟革职为民。后因其有迎降功劳，顺治特下
旨宽宥，仅革除他的天津总督职务，保留左都
督衔。但遭遇重创的骆养性，很快郁郁而终，
使团也失去了最后的庇护。

随着使团趋近通州，满清当局也愈发警惕起
来。北京城内外开始严查与使团勾连的人，一经
发现立刻逮捕。那些前明的旧臣意识到自己“原
罪”深重，自然都“杜门噤舌，不敢接见南人”。那
些心甘情愿投降的，为了表忠心，甚至鼓动清廷

“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
使团派遣人员前去拜望身处高位的旧臣，洪

承畴态度较好，“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堕”；吏部
尚书谢升中立不表态，“默然忸怩”；礼部尚书冯
铨则厉声曰：“何无摄政王启，辄敢持帖来见我！”
吴三桂婉转推辞：“清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
出见！”

内忧外患，旧臣变节，在左懋第面前的，是一
场几乎没有胜利希望的恶战。

折悍虏，斥降臣，铮铮铁骨
使团逗留通州期间，清廷遣人告知，他们将

被安排到四夷馆居住。
“四夷馆”，是中原王朝接待属国的地方。清

廷要将南明使团安置四夷馆，言外之意就是要以
宗主国对待从属国的高姿态来讨论议和事。

这对于一向自视正朔所在、极为重华夷之辨
的汉人王朝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在使团内部引发了争辩，也埋下了日后陈
洪范叛变的种子。

副使陈洪范认为可以对清廷低姿态，只要
“可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只要对国事有益，就
可以接受满清羞辱。而正使左懋第则坚持认为不
能接受。使团内部也分成两派，互不相让。似乎还
未进入正式谈判环节，使团内部已经发生分裂
了。

左懋第被迫于第二天出示两份至关重要的
文件。一份为南明首辅马士英起草的使团谈判指
导方针，另一份则为经廷臣讨论后形成的最终意
见。两份文件中都有“不屈膝辱命，尊天朝体”的
要求。以属国身份居四夷馆，是违背朝廷最高指
示的。

因为清廷拒绝让步，使团在通州一呆十天，
始终拒绝出发。左懋第对清廷使者言：“若以属国
相见，我必不入。”

僵局终以满清让步而打破。多尔衮决定将他
们安排在鸿胪寺。鸿胪寺虽然对外国使节仍以

“朝觐”的规格接待，但没有明确的宗主属国关
系。

接待规格告一段落后，更多的争论还在后
头。

满清要求“御书送达礼部”，而使团则要求文
书直接送达摄政王多尔衮。左懋第据理力争，清
廷勉强以送达内院的方式完结。

因为满清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所以每个细
节双方都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实力对等时，外
交才是实力。实力不对等时，实力就是外交。使团
所肩负的使命，如祭奠祖陵、安葬崇祯、寻访太
子，清廷统统加以拒绝。

十月，清廷撕下了谈判议和的伪装，强行夺
取了使团携带的财物。随着形势的发展，清廷内
部主战派逐渐占得上风，使团已经失去了价值。
两名清廷军官领兵三百，沿途押送使团离京，“不
许一人前后，一人近语”，形如囚徒一般。

可刚刚抵达沧州，新的变故突起。
副使陈洪范在谈判期间对清廷暗送秋波，清

廷决定以他为劝降的突破口。陈洪范主动要求回
到南明搞策反，但条件是必须将左懋第扣押北
京。

所以清廷追兵尾随而至，以“行程过慢”的莫
须有理由扣下左懋第等人，只许陈洪范南下。

左懋第不知内情，还勉励陈洪范莫要悲伤，
回到南明后忠心侍主，徐图恢复。

使团被押往北京太医院看管。期间曾有一些
“故交”想来看望左懋第，却被他全部骂回。洪承
畴要来拜望，左懋第斥责说：“这不是人，乃是鬼
魂。承畴曾为国统制三边，松锦大战时已身殉兵
革。先帝为他亲自加醮九坛，还以优厚的条件荫
恤。承畴已经死了许久，怎么可能会存活在世？如
果他要来，肯定是鬼了。”洪承畴闻言后羞愧不
已，悻悻而归。又一日，内院大学士李建泰来访，

左懋第直接骂道：“老狗竟然还活在世上？昔日率
兵讨贼，先帝特别恩宠为他送行；如今不能以身
殉国而投降清虏，还有何面目见我？”李建泰不得
见而去。其从兄左懋泰来拜望，左懋第却说“此非
吾兄也”，令他迅速离开。

第二年五月，左懋第得知南明覆灭消息。他
在《古剌水诗》的前序中说：“乙酉年五月客燕之
太医院。从人有从市中买得古剌水者，上镌‘永乐
十八年熬造古剌水一罐’，净重八两，罐重三斤，
内府物也。挥泪赋此。”睹旧物而思情，左懋第借
明内廷之物抒发思国之情，感叹黍离之悲。

清廷攻占江南后，为从思想上奴役汉民，
强推剃发令。北京的南明使团，也接到了剃发
易服的诏书。左懋第及所部誓死不从，副将艾
大选剃发后跑来劝说左懋第。左懋第大怒，令
麾从官立杖毙之。六月十九日，清廷以杀人罪
将左懋第逮捕。刑部发问：“若不早剃头降，
而擅自杖杀人，何也？”左懋第大义凛然道：
“吾头可断、发不可剃！我奉命北来，已办一
死，岂肯自败于今日，与若辈为伍？且艾大选
剃头倡叛，恨不以军法枭示通衢；我自行我法
杀我人，与若何与？可速杀我！”

死社稷，守臣节，气贯长虹
多尔衮素来敬重刚烈之臣，对左懋第也是

暗怀钦佩，希望能劝降并重用他。他决定亲自
主审左懋第。庭审当日，左懋第丧冠白袍，不
北面而拜，而是南向坐庭下，以示不投降的决
心。

接着，左懋第和清廷群臣展开激辩，颇有
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卓荦风采。吏部侍郎陈名夏
首先发难，他质问左懋第：“你要是为崇祯而
来，还可饶恕；若是为福王（弘光帝）而来，
则断不可饶。”左懋第高声答道：“你曾中先
朝的会元，今日还有何面目与我说话？”陈名
夏顿时语塞而不能答。

同是降臣的兵部右侍郎问：“先生何以不
知兴废？”左懋第巧妙讽刺：“先生何以不知
廉耻呢？”眼看两人先后吃亏，汉臣再也不敢
出班答话。多尔衮亲自上阵：“你既然自诩为
明忠臣，为何又食用我朝粟米半年而不死
呢？”这一问题尖刻刁钻，可左懋第却反讽
道：“你们占我土地，夺我粮草，反谓我食你
们的粮食？我国家遭不幸，罹此大变；但是圣
子神孙，又怎么会后继无人呢？我今日只有一
死，又何多言。”多尔衮碰了一鼻子灰，脸色
阴晴不定，喝令将左懋第推出斩首。

左懋第虽死，但他的气节却给当时人留下
不可磨灭的印象。与左懋第交情深厚的李清，
冒着生命危险私下辑成《萝石山房文钞》
（（左懋第号萝石）。他在文集的跋中，深情
回忆自己如何于旧藏中翻检左公作品，读后
“潸然出涕”。李清感叹：“念公精忠大节，
争光日月，所谓真铁汉耶！”他最后写道：
“公死予生，呜呼愧矣！因跋数语，非徒志
感，且志愧云。”

到了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满清为
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始表彰明朝忠臣。大
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奉旨集议，对左懋第作出
的评价是：“仗节难挠，蹈死不悔出疆之义，
无愧全贞。”乾隆据此赐谥为“忠贞”。

左懋第若泉下有知，对满清赐予的谥号，
应是嗤之以鼻吧。

■ 政德镜鉴┩倒盗

他素服苏武执节坚守气节，所以纵使困守清廷，也是傲骨铮铮，屡退劝降。当其身死日，刽子手稽首含泪，百姓奔走嚎嚎哭。

后世评曰：“仗节难挠，蹈死不悔出疆之义，无愧全贞。”

左懋第：时穷节乃见，视死忽如归

□ 本报记者 鲍 青

在采访左懋第执节不屈以身殉国的事迹
时，他的后人左言嘉向记者强调：“先祖的谥
号‘忠贞’，是乾隆四十年皇帝追赠的。”

与左懋第几乎同时，有上千名明末抗清忠
烈都获得了乾隆赠予的谥号。满清定鼎之初，
为尽快消灭抵抗势力，清廷简单地以“明顺
逆”来裁断人物。凡降清者都被认为“知兴
替”的识时务者；而忠于明室、宁死不降则被
斥为“冥顽不灵”。大量降官获得了高官厚
禄，地位名声明显优于殉国忠烈。

缘何到了乾隆时代，叛逆者却获得了皇帝
的褒奖，降臣与忠烈的形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反转？这牵涉到乾隆中后期明末人物重新评价
的大事件。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乾隆开始大

规模表彰南明殉国者。他发布《命议予明季殉
节诸臣谥典》。在圣旨中，他先为清初诛杀抗
清忠烈的行径进行辩解：“尔时王旅租征，自
不得不中法令明顺逆，而事后平情而论，若而
人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杀戮忠烈，是统
一道路上的无奈之举，但知人论世的话，忠心
明室的殉国者臣节可谓“疾风知劲草”，人格
完全站得住脚，值得后人学习效仿。

第二年，乾隆要求“以钦定《明史》为
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
书”，将议谥的明朝殉节之臣“胪列姓名，考
证事迹，勒为一编”，成《胜朝殉节诸臣录》
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
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
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
人。而那些不知姓名却能慷慨轻生者，虽无法
议谥并写入史书，但也要“令俎豆其乡，以昭

轸慰”。
拒不降清的左懋第专谥为“忠贞”，位于

“专谥诸臣26人”中，与史可法、黄道周、刘
宗周等名臣并列。

乾隆颠覆此前的历史评价，背后其实有明
确的政治目的。他自己便说：“崇奖忠贞，所
以风励臣节”，“褒阐忠良，风示来世”。通
过表彰前朝死难者，为清朝臣子树立忠孝节义
的榜样。

与表彰忠烈几乎同时，乾隆也开始对降臣
展开了政治清算。在入关之初，满清屡发诏
谕，招降纳叛，甚至不惜“千金买马骨”，给
庸碌无为者高官厚禄。那些“抒诚来归”的明
朝大臣，皆被清廷认为“良可嘉悦”，往往给
予“一体优叙”。像洪承畴、冯铨等人，都受
到清廷的优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
还不忘称赞投顺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

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
竹帛，勒勋鼎彝”。

可雍正的盖棺之论很快被儿子否定。乾隆
在圣旨中说：“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
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
以是示彰瘅。”褒奖忠烈与贬责降臣的目的，
都是为了“匡正”世道人心。

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乾隆重新
评价明末著名文人钱谦益。钱谦益在明末即是
文坛宗主，声望卓著。顺治二年（公元1645）
五月，清兵近逼南京。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
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却滑稽地说：
“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
中”，却被钱谦益拖拽回来。

五月十五日，钱谦益率诸大臣开城迎降。
《恸余杂记》中记载清廷推行剃发令后钱谦益
的“失节”表现：“豫王（多铎）下江南，下

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谦益）忽曰头皮
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
入矣。”当时与钱谦益交好的河南巡抚越其
杰、河南参政兵巡道袁枢，俱誓不仕清绝食而
死。钱谦益仕清之后，又对新朝廷牢骚满腹，
私下还与抗清志士来往。

乾隆对钱谦益“首鼠两端”的行径大为恼
火，认为他“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
“自诩清流，靦颜降附……均属丧心无耻”。

在《胜朝殉节诸臣录》完成后不久，乾隆
诏令国史馆设立《贰臣传》。那些“在明已登
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人物，全部收入此类
以定性。乾隆虽然肯定了他们对清初稳定局势
的贡献，但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大节有
亏”。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乾隆命国
史馆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两编。如洪承
畴、李永芳等人，降清后能建功立业，“虽不
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故列入甲
编。而钱谦益等人归顺清廷后，又诋毁清廷，
进退无据，龚鼎孽等人先降李闯王，后又降清
朝，毫无功业，故列于乙编。

《胜朝殉节诸臣录》与《贰臣传》的出
现，因符合儒家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巨大，彻
底反转了降臣和忠烈的历史形象。但它们的出
现，其实也是乾隆耍弄手段，意图使臣子效忠
清朝的权谋。

·相关阅读·

清初鼎革，归顺清廷者被视为“知兴替”、“顺天命”，高官厚禄，趾高气昂。矢志抗争者则以身殉国，家破人亡，还还被看作“冥顽不灵”的叛逆。

但到了清朝中叶，乾隆帝先后令人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与《贰臣传》，对忠烈表彰褒奖，对降臣贬低斥责。

宠辱无常，明降臣和忠烈的地位反转

左言嘉展示《莱阳左氏懋第公支派族谱》

左懋第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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